
1943 年 6 月，为了给陈子文匪帮以沉

重打击，绛县大队主动与翼城县独立营配

合，准备对敌实施两面夹击。翼城县独立营

包围南北坂村，绛县大队包围续鲁峪两个村

子，一区基干队在石门沟埋伏，打击援敌。

一天拂晓，战斗打响后，进展异常顺利。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绛县大队歼灭土匪

上百人，缴获长短枪七十多支，轻机枪一挺；

翼城独立营俘虏土匪五十余人，缴获长短枪

四十多支。

这次战斗，由于县公安队副队长徐松林

和全体侦察员掌握敌情准确，不仅歼灭了陈

匪的有生力量，还把土匪赶出了续鲁峪山

区，继而开辟了大片的游击区，徐松林同志

带领的公安侦察分队也受到了太岳军区的

表彰。

陈子文残余土匪撤至县城后，在日军保

护下，摇身一变成了伪军。他收买汉奸、地

痞、流氓，很快扩充了势力。他对续鲁峪的灭

顶之灾怀恨在心，得知续鲁峪的惨败与徐松

林有直接关系后，便伺机寻衅复仇。

1944 年夏天，县大队和一区、三区基干

队接受了新的任务，分头到陈村峪、紫家峪、

冷口峪开辟根据地，继续肃清日伪便衣和土

匪武装。初秋的一天，徐松林和侦察员徐树

荣执行完侦察任务后，夜里悄悄回到南城村

看望了家人，乘着天黑住在了村南土坡下的

破窑洞里。没成想，就在他们回村的时候，被

悄悄监视他家的汉奸徐银虎发现了。

日伪军三十多人，在汉奸徐银虎的带领

下，连夜向村南头的土窑洞围了过来。日伪

军刚上山就触发了徐松林和徐树荣在上山

路上埋设的手榴弹，爆炸声中几个伪军应声

倒地。二人听到动静后立刻向山上转移，敌

人借着月光看见两个人影，机枪、步枪一起

开火……爆豆般的枪声惊醒了南城村熟睡

的人们，也惊醒了李家沟坡上住着的阴占旭

（小名叫全儿）一家人。

徐松林手持一支二十响驳壳枪，徐树荣

用一支短小精干的步骑枪，在李家沟坡上与

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战斗中，徐松林腿部

中弹，敌人也没有想到这二人的枪法如此精

确，不多时就被撂倒了四五人，一时也不敢

冒然进攻，只好龟缩在坡下等待时机。当徐

松林二人利用这个档口退到坡顶时，才发现

身后是十几丈高的土崖，已经没有了退路。

二人清点了弹药，准备着最后一拼。正

在这时，不远处草丛里有人低声说：“哎！松

林、树荣，俺是全儿，俺来救你俩。”

全儿，二十来岁，膀大腰圆，很有一把力

气。他用绳子将徐松林二人从十几丈高的崖

上放了下去，看着二人相互搀扶着，消失在

了高粱地里……

这时，敌人上来了，除了地上的一滩血

迹，犄角旮旯找了个遍，也没寻到人。他们打

着手电筒朝十几丈高的崖下照去，心想：这

么高的崖，就算跳下去人也活不成，也该见

到尸首吧。几个日伪军又绕到了崖下，也没

看见任何踪迹，全都傻了眼。

日伪军来到离这里不远的全儿家，撞开

房门进了屋子，好一顿翻腾也没有个结果，

敌人就用步枪、机枪朝着崖下的高粱地一顿

扫射。也就是这次扫射，藏在高粱地中的徐

松林腿部再次中弹，徐树荣脸部中弹。

敌人怀疑是全儿把徐松林、徐树荣二人

藏了起来，把全儿带走捆在村里的大槐树上

严刑拷打，逼问徐松林、徐树荣的下落。遍体

鳞伤的全儿咬着牙，从头到尾就是一句话：

“俺在家睡觉，啥都不知道，听见枪响也不敢

出门，啥也没看见。”

一直折腾到第二天傍晚，敌人也没从全

儿的嘴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也抓不住

他的把柄，就一把火烧了全儿家，又返回村

里抄了徐松林的家后撤走了。

当天夜里，村子里的几位乡亲悄悄进了

高粱地，找到了身负重伤、奄奄一息的徐松

林、徐树荣二人，连夜将他俩送到了迴马岭。

当时迴马岭还没有很好的医疗条件，县委又

将二人辗转送到了阳城县八路军驻地。

没过多久，县游击大队王凤江带人去了

南城村，抓住了出卖徐松林的汉奸徐银虎，

将他就地正法，斩杀在了村南头那片高粱地

里。

徐树荣伤势较轻，伤愈后很快就又回到

了抗日前线；徐松林因为失血过多，做了截

肢手术，一九四五年春天由于伤口感染久治

不愈而牺牲。

解放后，徐家人将徐松林烈士的遗骨从

阳城县迁回到绛县，埋在了南城村徐家祖

坟。绛县烈士陵园建成后，县民政部门和徐

松林烈士家人商量，计划将烈士的遗骨迁往

烈士陵园。徐松林的闺女说，父亲活着尽忠，

死了就留在祖坟里让他尽孝吧。尊重家属的

意见，徐松林烈士留在了南城村。

侦察英雄徐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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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古绛城是藏龙卧虎之地，人们丝毫也

不怀疑。徜徉在原古绛城城墙周围，确有一

种由衷的自豪与骄傲。

从唐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绛县县城

由车厢城迁到现址后至今，历经唐、五代、

宋、金、元、明、清、中华民国 8 个朝代，度过

了 1394 载的沧桑岁月。

此地位于县域中部的绛塬上，海拔 750

米，夏热而不酷，冬寒而不严；北高南低，明

堂开阔；山水环绕，气势非凡。中条山绵亘于

县境南部，从生发紫气的东南方逶迤而来，

厚重而稳健地向西延伸直至黄河。其山势陡

峭高耸，层峦叠嶂。县境北部的绛山山势连

绵，形胜变幻，两山间的续鲁峪、磨里峪、里

册峪、陈村峪、紫家峪、冷口峪、西沟的泉水

和出自绛山中的沸泉，分别汇聚到绛山脚下

的浍河和中条山下的涑水河，形成了“两山

护襟生阳源、两水环绕润灵显，雄踞龙脊祥

气绕，遥望皇恩接长天”的天然景观。

清光绪《绛县志》城池篇载：“县城，唐武

德元年自车厢城移建筑城，周五里十三步，

高二丈，池深一丈，门三，东曰镇峰、南曰绛

阳、西曰泰安，各有楼。宋、金、元因之。”比始

建于明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的平遥古城
还要早 702 年，是全山西省古代建筑年代最

早的城墙之一。

城墙既是县城的标志，又是确保全城安

全的军事防御设施。历朝历

代，统治者无不竭尽全力，

精心维护。清光绪《绛县志》

城池篇载：自明正统十四年

（公元 1449 年）增修，至清

同治六年（公元 1867 年）最

后一次增修，两个朝代 438
年间，县城城墙、城门、城

楼、城池等先后曾有过 22

次重建、重修、增修和维修。

其主要原因是地震、战争和自然损坏。其中

有（明）嘉靖六年（公元 1527 年）和清顺治十

六年（公元 1659 年）的两次大地震，有清顺

治六年（公元 1649 年）的战争。

每一次重建、重修、增修和维修工程的

进行，从计划、设计、集资、募劳、施工等都是

一个复杂的过程，都要付出很多的艰辛和汗

水。绛县的县城之所以历经千年风雨而巍然
屹立，都是一代又一代绛县人精心呵护、意

图筑造的结果。

直到抗日战争前夕，绛县县城基本完

好。其时，绛县县城城墙高大雄伟，巍峨壮

观，四面濠池又宽又深，固若金汤。其样式和

现在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的古城墙基本

相同，东、西、南各有城门，北面曾经有过城

门，出于安全考虑和风水因素被堵。3 座城

门上建有 3 间城楼，其楼为重檐歇山顶建

筑，用木粗壮，高大雄伟。下层四周设回廊，

上层四周均为木制隔扇。站在城楼上，城外

的一切可以一览无余，守城兵士一年四季居

住其间。4 个城角各有一座方形两层角楼，

城墙上面铺有城砖，非常平整。外沿筑有一

人多高的城垛口，每几个垛口间设有墩台。

据考证，全城共设有墩台 17 个，上面筑有敌

楼，亦称窝铺，窝铺为方形双层建筑，面积约

6 平方米左右，上层四面墙壁上开有了望

孔，便于兵士了望敌情。

城墙上部很宽，地面铺着青砖，从城门

内一侧专门设置的斜坡上可以把大车赶到

上面。这样以来，能够把守城用的滚木、擂

石、铁炮等军事器械直接运到城墙上面，加

强城墙的防御功能。由此可判断城墙上面的

宽度至少有 4 米左右。

除东面为天然深沟外，县城的南面、北

面和西面城墙外面均设有又深又宽的城濠，

城濠里放满了水，是保护县城的重要防御工

事。

城门是县城的门面。城门上的牌匾犹如

县城的招牌。东城门为镇峰门，外门上匾额

书“襟山带河”，内门匾额书“晋旧都”；南城

门为绛阳门，外门上匾额书“三晋要地”，内

门匾额书“汉封邑”；西城门为“泰安门”，外

门上匾额书“表里山河”，内门匾额书：“唐甸

服”。这些匾额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它

画龙点睛一般，把绛县的历史渊源、县城所

处的地理位置及方位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古代构筑城墙，其主要目的是用于军事

防御。绛县县城城墙也不例外。东城墙倚几

十米深的九龙沟西沿布建，即现在教育局前

面，沟上横跨着一座桥，即现在的镇峰桥。古

时桥上设有断面，安有吊桥，白天放下吊桥，

人畜可自由通过，晚上把吊桥拉起，谁也无

法进出。一旦有了战事，吊桥一拉，外面的人

只能望城兴叹。南门和西门没有东门的天然

屏障，就外设瓮城。瓮城是古代城池特设的

重要军事防御设施，即在城门周围再增筑一

座圆形的城墙，形成两道防御工事，一旦来

犯之敌攻破外城，进入瓮城之内，守城兵士

可以立即将瓮城外城门关闭，将攻城敌人围

困在面积非常有限的瓮城内，然后居高临

下，用滚木摆石把下面的敌人全部消灭。瓮

城离内城距离 15 米左右，面积约 200 平方
米左右。瓮城门洞外设有千斤闸门。此门高

约 5 米，宽约 4 米，厚约 3 寸，由坚硬的槐木

做成，外面包着一层厚厚的铁皮，因非常重

而被称之为千斤闸，安装在瓮城外城门上，

平时由下面的立木顶着，遇有战事，守城兵

士就将顶木撬开，千斤闸就会沿着砖垛间的

槽门放下来，外面的来犯之敌很难将其破

坏。县志上记载，曾有好几次外来侵扰，就是

由于城墙坚固而使县城幸免于难。

元大德三年（公元 1300 年），随着社会

相对稳定和经济不断发展，原有的县城无法

适应需要，王天福兄弟八人在九龙沟东面始
建东关，开通了与城内东街连接的东西走向

长约 300 米的中心大街，向南北方扩建东

北、西北、东南、西南四条民巷，成为绛县县

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 200 多年的人口繁
衍和经济发展，王姓后裔人才辈出，枝繁叶

茂。至明嘉靖年间，任四川巡抚王洋致仕后，

又复加高四周土筑城墙，重修东关东城门

楼。此城门洞分内外双层门扉，城顶建城楼，

城楼面阔 3 间，为重檐歇山顶，巍峨壮观。东

关东城门名曰光华门，外门上匾额为“光照

华峰”，内门匾额为“绛派并源”。至此，东关

除四周城墙略逊外，共占地面积、街巷、人

口、庙宇等均于老城相差无几。两座城池象

两个亲兄弟一样溶为一体，牵手并肩屹立在

天地之间。从此，人们称建在九龙脊上的老

城为龙城，把后建的新城东关称之为凤城，

一龙一凤紧紧依偎在一起，共沐风雨，永远

相伴。至今，县城仍以沟为界，称老城为城

内，称后建新城为东关，现各为一个建制村。

现在故绛县城墙虽不复存在，但它曾经

的辉煌不仅传承着历史，传承着古文化，也

为古城涂抹下一层厚重的文化色彩。如果把

绛县古城墙看作是一个历史文化块垒，那么

镶嵌在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一本厚重的

史书。这本书历经沧桑，不蚀不腐，见证了历

史，也诠释了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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